
K3 史海釣沉 Thursday  Nov  23  2023Kansas City Chinese Journal  堪城新聞

希望兼職廚房幫助更喜歡說一些越南語和英語的能力。
想要的送貨司機必須說英語。
中城中餐廳
在3260 Broadway Boulevard KC Mo 64111面對面聯繫房主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日，2：00-4:40 pm。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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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787-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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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
  本店位於Kansas 軍人城
鎮，十三年整改，完善所
有軍種各類服飾，和平民
服裝，擁有龐大，穩定，
世界上最好的顧客群，多
次獲得長官表彰。運行成
本低；工時效益高；利潤
豐盈。有意者需粗通英語
，基本縫紉。我們培訓操
作技藝流程。

請電：913-651-2577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下午5:00）

請電 陳師傅

這一天，經秘密管道，一本空白的帳冊被呈

遞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案前。

龍顏震怒。

這是一本由地方官員上報給戶部核算繳納錢

糧的帳冊。

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朝廷實施的是實物稅

款繳納，也就是由地方呈繳糧食至戶部。為防止

地方官員貪污，朱元璋特別規定，地方繳納錢糧

時，除需派員監督運糧，還需提前準備好記錄錢

糧收支的帳冊。

朱元璋的設想是，帳冊上白紙黑字，縣、府

、省、部，一級一級往上解送糧食，一級一級核

對數目，就可以避免糧食從縣級到中央這一路上

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克扣、貪污、倒賣等違法行

為。

但眼下，呈到朱元璋面前的帳冊，怪就怪在

只見地方政府的印章，卻未填報解送糧食的數目

。

這讓朱元璋感到心驚，如果負責押糧的官員

來個“中間商賺差價”，少報少填，那豈不可以

瞞天過海！

盛怒之下，他立即派人徹查此事，並要求將

前來京師繳納稅糧的地方官員全部控制起來。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發了。

01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經過查詢與搜證，辦案官員總結彙報了空印

案詳情：除了這一本空白帳冊外 ，其他前來繳納

錢糧的官員手裡多半拿的也是這種白紙。更要命

的是，戶部官員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拿著空帳冊

核對錢糧，補填資料。這儼然就是大明官場人人

預設的“潛規則”。

一向對官員貪污深惡痛絕的朱元璋，哪裡還

管什麼青紅皂白，當即下令將主管大印的各地政

府“一把手”處死， 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哢哢一頓操作，無數地方官員人頭落地。

對於朱元璋雷厲風行的“一刀切”判決，朝

廷大員看在眼裡，卻不敢多說半句話。因為，他

們太清楚朱元璋的脾氣和手段了。

但事情總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為此事即將塵埃落定時，欽天監

突然來報：天有異象！

帝制時代，若出現天象異常，一般會認為是

天降祥瑞，或者相反，天降橫禍。但無論是好是

壞，都被認為與當朝天子的行為品性有直接關係

。所以，但凡被解讀為天降橫禍，號稱“天子”

的皇帝大多會採取“罪己”的處理方式，向治下

臣民表露皇帝本人的認錯態度。

天有異象之前，朱元璋剛好大開殺戒，這很

難不讓人聯想到上天的警示與懲罰。

接到欽天監的奏報後，朱元璋隨即頒詔天下

，要求各方直言其施政過失，力求彌補。

與皇帝本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表態

相對應，朝廷百官其實更清楚當中暗含的“天子

無錯，錯在百官”的深意。朱元璋要求各方直言

施政弊病，官員們更加惶恐了，無人敢指出實際

問題，全是“陛下唯一的缺點就是太不愛惜自己

的身體了”。

可事情總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為這件事就此畫上句號時，朱元

璋卻收到了一封來自民間的“伸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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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朱元璋寫信的，是一個名叫鄭士利的秀才

。他哥哥鄭士元此前剛受空印案牽連，被罷職下

獄。

鄭士元曾任監察禦史，後轉任地方刑司官員

，為人剛正不阿，清正廉潔。民間盛讚他懲治貪

腐，除暴安民，傳說中他法辦了朱元璋的“皇侄

”朱桓。

民間傳說中，朱桓的父親朱六九在朱元璋成

名前，曾對其有救命之恩。朱元璋稱帝后，便將

朱六九之子朱桓養於身邊，視若己出。仗著老朱

的寵愛以及突如其來的地位上升，朱桓逐漸變得

驕橫跋扈，強搶民女，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百

姓敢怒不敢言。

恰在朱桓張狂之時，奉命巡查地方的監察禦

史鄭士元，將其罪證整理呈遞朱元璋，並懇請陛

下依法辦事，以正朝綱。

面對朱桓鐵一般的犯罪事實，朱元璋知道其

罪滔天，無得贖免，可朱六九畢竟對自己有過救

命之恩，故而頗難定奪。然而，鄭士元不依不饒

，甚至不惜激言頂撞朱元璋，請陛下直接給朱桓

一夥頒發免死鐵券算了，這樣他們就能壞事幹盡

，還能享受罪刑豁免權。

鄭士元的譏諷，徹底激怒了朱元璋。他當即

下令斬了這個倨傲不恭的官員，卻不料，當刑罰

加身時，鄭士元面不改色，從容不迫。

好在，最終故事逆轉，因為太子朱標從旁勸

諫，朱桓得到應有的懲罰，而鄭士元作為有功之

臣，大獲表彰。

儘管此事為民間藝術創作，但從中可以看出

鄭士元的官品與人格。朱元璋對鄭士元肯定也是

相當瞭解的，就在空印案東窗事發前不久，他才

下旨褒獎鄭士元為官“勇於諫言揚善”，將其升

調為湖廣按察使司僉事。

所以，鄭士利上書為鄭士元喊冤，朱元璋格

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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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沒想到，看完鄭士利洋洋灑灑數千字的

伸冤信後，朱元璋氣得差點爆血管。

鄭士利在裡面首先聲明，自己選擇此刻上書

，完全是為了避免“假公言私”。作為陛下最忠

實的臣民，他認為，明太祖朱元璋對空印案的處

罰過於苛刻，且毫無法律依據。

接著，鄭士利列舉了幾條關於空印案的事實

來佐證自己的說法：

其一，明初的法律規定，交付戶部的帳冊一

律蓋有騎縫章，非一紙一印可比，就算不慎被人

撿了去，那一張紙才半個印，想用來弄虛作假擾

亂帝國經濟，那是行不通的。

其二，上繳戶部的錢谷之數，一般都得經過

縣、府、省、部多級審核。這些都是人力為之，

必有損耗。即便大家工作勤懇，保證錢糧在運輸

途中完好無損，但人亦非聖賢，寫錯、漏寫錢糧

之數也並非毫無可能。而數位一錯，就需要退回

，重新層層核驗。州府下的縣衙，尚且好辦，若

到了戶部才出問題，打回原地重審，這得耗費多

少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

大明疆土遼闊，地方官員進京一次少則走一

兩千里，多則六七千里路程也是常有的事。這時

，大部分稅收都是徵收實物，百姓繳納錢糧，通

過地方衙門，以保、裡、村、莊等單位自行收取

，再送到相應的上級行政單位，之後再押運糧食

至京，由戶部核准數額後，分發到各衛所、駐軍

、藩王府等。

輸納錢糧的中間環節過多，最易出現紕漏。

而錢糧數目一旦出錯，就得打哪來回哪去，實在

很影響朝廷政務的運轉。因此，官員們才發明了

這種蓋好了章、待官員押糧赴京後再填寫的“空

印”帳冊。

其三，即便大明全體涉案官員均有為政過失

，應予治罪，那也必須做到有法可依，走查證和

審判程式。不能陛下一時興起，就直接給眾官員

頭上扣帽子，讓滿朝文武膽寒。

其四，國家培養人才不容易，陛下直接將地

方政府的“一把手”全殺了，將其他涉案的各職

司官員全部下獄，這種做法實在欠缺考量。這些

被貶殺的官員，很多都是民間公認的清官、好官

。他們或許是受官場潛規則脅迫，不得不為。如

今全成了陛下眼中的不法之徒，臣深為陛下惋惜

。

可以說，鄭士利列舉的四條事實有理有據。

朱元璋“一刀切”的執法，確實會將邁入正

軌的大明行政系統重新打入混亂的狀態。更何況

，在這些被貶殺的官員中，除了鄭士元，還有如

方孝孺之父、時任濟甯知府的方克勤等被當地百

姓稱為“我民父母”的良吏。

鄭士利深知，這封書信遞上去後，以朱元璋

的性格自己必難逃一死。但若能以他一人之命，

換得天下秩序安然，他亦死而無憾。

但事與願違，鄭士利的肺腑之言，並沒能救

下那批即將死于皇帝屠刀下的冤魂。而鄭士利則

被褫奪功名，連同他剛剛放出來幾天的哥哥鄭士

元一起，被送去海邊當勞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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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士利的說辭可謂十分合乎國情了，為什麼

明太祖朱元璋仍一意孤行呢？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個苦出身。年紀輕輕就

因家裡遭災，父母雙亡，被迫跑到寺廟化緣當和

尚。後因機緣巧合，才得以參加元末紅巾軍起義

，攻伐天下，強勢逆襲為一朝天子。

即便成長為帝王，他對兒時的經歷依然耿耿

於懷。

而讓朱元璋等天下英豪群起反元的根本誘因

，就是無官不貪，導致底層百姓吃

不飽。

史料記載，元朝末年，吏治貪

腐爛到了極點。從元朝蒙古貴族高

層以下，官員皆貪。為了問人拿錢

，他們巧設繳稅名目，多征賦稅，

幾乎涉及底層百姓的方方面面。

儘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

元末的歪風邪氣在明初的官場上仍

時刻彌散，令人觸目驚心。

統計數字顯示，明洪武年間民

間“盜賊”頗多，光是有明確記錄

前因後果的“盜賊”事件就達180多

起。而這些被迫反政府的“盜賊”

，幾乎全都是被明初各級衙門官員

監守自盜、衛所守禦部隊擾民等腐

敗行為逼出來的。

對此，朱元璋極度憤怒。他曾

說：“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

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

事，凡民疾苦，視之默然，心實怒

之。”

他也曾頒下嚴旨要求：“但遇官吏纛害吾民

者，罪在不恕！”

由此可見，朱元璋與貪墨庸官不共戴天。

空印案本身雖是國家稅收制度引發的案件，

但究其根源，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官員為圖

自身便利，鑽法律的空子，這在朱元璋看來，豈

知其中沒有官吏纛害百姓之嫌？

朱元璋始終不願意割捨與百姓階層的聯繫。

在帝制時代，皇帝、士大夫、百姓層級分明。作

為金字塔最頂層的皇帝，都會對這群被定義為

“臣民”的下級恩威並施，以延續皇權的至高無

上。

不過，朱元璋有所不同。

作為一位連續跨越兩個階層的皇帝，朱元璋

始終認為“民者，國之本也”。無論如何，在大

明王朝治下，百姓是萬萬不可得罪的。為此，他

還專門為這條準則披上了一層“天命論”的外衣

，強調“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

生民，則可以保天眷”。

所以，當君與民相連成一體時，受罪的便只

能是以“士大夫”為首的官員階層。空印案重典

治吏，牽連面廣，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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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空印案在明初政壇引起了軒然大波，但

與並列明初四大案的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

相比，它最多只能算是朱元璋在大開殺戮前的一

次“小試牛刀”。

關於空印案的案發時間以及涉案人數，史學

界至今仍存在多種不同說法。

在案發時間上，翦伯贊、孟森等一批歷史學

家支持“洪武九年（1376）案發”一說。依據是

，明初著名學者方孝孺曾在自己的著作《遜志齋

集》中提及其父方克勤與空印案的聯繫。

據方孝孺自述，其父是洪武八年（1375）在

山東濟甯知府任上遭下屬誣陷，被朝廷貶謫去江

浦勞作。本來按朝廷的判處，方克勤勞教滿一年

即可回家。結果，“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

（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遂卒于京師”。

這段記述，方孝孺很明確地指出空印案案發

時間在洪武九年前後。

在《遜志齋集》中，方孝孺還特別收錄了鄭

士利、葉伯巨等人勸諫朱元璋的事蹟。其中，關

於空印案的發生情形，方孝孺寫道：“洪武九年

，天下考校，錢糧策書空印事起， 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系禦史獄，獄凡數百人。”

不過，吳晗等歷史學家則認為，空印案起於

洪武十五年（1382），且只是“郭桓案”的前奏

，兩案理應並為一案看待。《明史》中記載“郭

桓案”時提到“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事發”

，即是此事實的最好佐證。

應該承認，歷史學家的求真與探索精神值得

後人學習。

但若從明初四大案相互獨立的角度考量，

“洪武九年說”顯然比“洪武十五年說”更貼近

於歷史事實走向。

因為，無論是《明史》還是當時人留下的史

籍，提及空印案時，都繞不開一個小人物——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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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濟濟的明初官場上，方徵名不見經傳

，但無礙於他在空印案案發前後的突出表現。

史料記載，方徵在空印案案發後，也曾借天

有異象上疏朱元璋，辯駁其處理案件不當。在這

封奏摺中，方徵寫道：“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

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

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

按方徵的意思，空印案是他上疏之前一年的

事。

隨後，方徵在空印案審結後，即被發往沁陽

任驛丞。後來，又因犯他事於洪武十三年（1380

）被逮回京師處死。據此，可知空印案一定發生

在洪武十三年之前，而不可能是洪武十五年。

另外，洪武年間星象異常頻發的年份並不多

，其中較為集中的僅有洪武八、九年前後。諸如

《明實錄》《明史》等官修史籍皆言：“洪武九

年六月，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七月初一日食

。”“欽天監上報，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

又犯。”

因此，空印案發生時間大抵在洪武八、九年

前後。

至於空印案爆發後，受懲處牽連的官員到底

是“數百計”“數十百計”亦或是“數萬計”則

要看人們對此事的理解了。

一樁案件的審結，僅代表其在一定階段內有

了一個明確的處理結果，並不意味著案件的結束

。特別是在空印案這種涉及大明全體在職官員，

且僅有皇帝一名裁決人的政治案件上，審結遠遠

沒有快結束。

制度的補充與完善，也並非一次案件審結即

可完成。

因此，留給官員“頂風作案”以及皇帝“趁

勢株連”的機會持續並存。而歷史多為事後之人

所錄，資料及年份的偏差，並不奇怪。

07
可怕的是，空印案審結之後，朱元璋最擔心

的事情再次發生了。

洪武十八年（1385），明初四大案之一“郭

桓案”爆發。戶部侍郎郭桓串通各省官吏作弊，

盜賣官糧，涉及田租約占當年明朝全年稅收的八

成以上。

儘管此前這批官員在空印案中或多或少受到

牽連，但所有人似乎都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此後

的數年間，大撈特撈，直至案發，被朱元璋屠刀

相向。

站在維護朝政清明的角度，朱元璋只能將這

群惡官梟首，以儆效尤。

但從另外的角度分析，造成官員不計惡果、

反復貪污的根源，恰恰是朱元璋埋下的。

明朝俸祿之低，歷朝罕見。明初正七品的縣

令，年俸祿僅84石大米，折合成月俸也不過7石

。這點糧食，養活自己一家人還行。

可明朝的文官，大多是通過科舉文章錄取而

做官的，從政經驗幾乎為零。地方官員為處理各

類政務，需要在衙門屬員之外擴充自己的“智囊

團”。低俸祿加上要自掏腰包養團隊，這就逼迫

地方官只能另想法子“來錢”了。大明官場貪墨

之風橫行，與此不無關係。

官員的死活，朱元璋不在意；但百姓的死活

，是他在意的，也是最真真切切的社會現象，關

乎王朝存亡。民不聊生，他不能忍，但官不聊生

，或許正合其意。

對此，後人又該如何評說呢？

明朝大案 朱元璋為什麼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


